
■ 市疾控中心“追踪办”日常办公常会遇到各种情况 本报记者 左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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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例境外输入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始末

“铆牢”86个密接者仅36小时

    去上海书城，出示“随申码”；去逛迪士尼

小镇餐饮店，出示“随申码”；家政人员要进入
小区，出示“随申码”；到街道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办事，出示“随申码”⋯⋯如今，在申城的社
区、企业、商场等地，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亮

码”出行。这枚小小的方块，在特殊时期成了市
民的“健康通行证”。那么，你知道它是怎么诞

生的吗？当中经历过几次升级？在各种“码”让

人眼花缭乱的当下，“随申码”有哪些“上海特
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大数据

中心应用开发部相关负责人方海宾。

开发上线仅用一天
严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这座城

市也在慢慢复苏。怎样让大家的出行更加安

全便捷？2月 16日，市大数据中心正式接到任
务，要制作一款用于疫情防控、提升市民便利

度的通行码。
“之前我们就有了类似想法和研究，这个

突然而来的任务加速了产品的诞生落地。”

“随申码”工程师方海宾告诉记者，也是从这
一天起，他的手机中多了几十个工作群：微信

小程序端、支付宝小程序端、随申办 App端、
数据来源、网络安全⋯⋯“一会儿不看手机，

消息就刷屏。”
接到任务的第一步就是研究开发设计：

“我们到底要做一款什么样的码？”市大数据
中心会议室里，一场“头脑风暴”很快展开。

有人提出：“为了方便核验信息，最好有
人像功能，这样可以和本人对上号。”

顾虑也随之产生：“照片所占的流量和空
间大，我们后台性能会下降，万一不能用了怎

么办？”
这边策划着“我们的服务场景是不是多

一些，这样更加方便”，那边则担心“功能那么

多，短时间里能做完吗”。
当天，大家一直讨论到下午 4时，初代

“随申码”的框架终于搭起了雏形：“长相”是
红黄绿三种颜色显示，同时叠加头像，后者是

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设计。数据来源涵盖卫
生、公安、三大运营商等不同部门不同渠道，

不需要用户填任何附加信息，后台通过大数

据分析计算自动生成个人健康状态。
它还得有多种呈现方式：打开手机程

序亮码，直接扫描二维码亮码，管理人员扫
码核验。

开发团队彻夜未眠。
2月 17日，仅一天后，“随申码”便在多端

试点上线。

白天服务晚上测试
“绿码可以通行，黄码建议观察，红码需要

隔离！”

2月 17日，“随申码”试点上线的消息传
出。开发团队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

的难关还在后面。
果然，当天下午就有用户出现了页面打

不开、卡顿等现象。尽管在上线之初已经有过

考量，但上海市民对“随申码”的关注度远超
预计。“随申码”的并发用户数远远超出了设

计值，一下子就把后台“挤爆”了。
手机屏幕前，刷不出“码”的市民着急；大

数据中心后台，工程师们更急。一边加紧优化
性能架构，一边连夜请来互联网公司、业内专

家学者集中会诊，大家从前端、中台、后台各

个环节，给出优化方案建议。白天要保证系
统正常对外服务，晚上就是调整优化、测试

时间；白天经受住“考验”，晚上再优化、再测
试⋯⋯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随申码”

不断增强高并发流量能力，能够满足市民使
用需求。

随着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认可度越来越

高，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比如，用户反映数据不准怎么办？于是，

不断优化后台的规则计算模型，增强准确性。
又如，港澳台和外籍等境外人士也要“亮

码”，可身份信息无法在线实名认证？于是，想
方设法找渠道资源，连夜落实对接，终于让境

外人士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随申码”。
再如，“随申码”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支

付宝小程序、“随申办”App三端获取，但上线
之初，三个渠道的二维码各不相同———小区

门口如果要张贴二维码让居民“扫一扫”，就
得印三张不同的码。于是，大家加快研究，实

现“三码合一”，方便市民扫一码能通行。
就这样，“随申码”功能不知不觉越来越

多。这段时间，大数据中心的办公室、会议室
经常挤满了人，又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工

作人员都只能远程协调联络，各种各样的视
频会议几乎不断，基本都是通宵连轴转。

“头像显示、为境外人士提供英语服务等
都是根据上海自身情况设计的功能。”方海宾

说，今年是“一网通办”改革的攻坚提升年，前
期的大量准备工作，也为“随申码”的快速迭

代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除了在特殊时期的
健康标识外，未来，随申码还将作为上海市民

工作生活的随身服务码，开拓出更多更广的

应用场景。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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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叠加头像的“随申码”诞生只花了一天

不断优化 只扫一码护市民平安

    3月 7日 24时，宁夏中卫病例在上海的

所有密切接触者隔离期满，解除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这一让不少市民牵肠挂肚的“案子”

终于“结案”。从 12小时追踪到 63名密切接
触者，后续又通过复盘该病例在上海的行动

轨迹，经过进一步的排摸，找到并落实了全部
86名密切接触者。昨天，市疾控中心透露了对

这宗案例所有密切接触者追踪的始末。

患者记忆不清晰
给追踪带来难度

“2月 26日，我们收到宁夏中卫的一封函，
告知一确诊病例曾从莫斯科飞往浦东机场，要

求开展协查。”上海市疾控中心应急处、新冠防
控综合协调组密接追踪办负责人张放说，这封

函的到来，拉响了一场全新战斗的警报。
“这名患者的活动轨迹非常丰富，涉及上

海市多个场所。”张放说，飞机是确诊病例逗

留的第一个场所。经过调查，这名确诊病例戴
的是有通气阀的口罩。通俗说，这样的口罩可

以阻止病毒进入，但不能阻止病毒输出。“我
们首先与公安、海关等沟通协作，联系到了飞

机上的人员。”
确诊病例 2月 20日飞离莫斯科，但 22日

才从上海离开，其间去过的场所相当关键。据
宁夏中卫市的反馈情况：病例曾在上海的酒

店、火车站逗留，在小店里吃过面、在上海搭乘
过滴滴专车，还在不同地点逛过几次商店购物

⋯⋯张放说，由于确诊病例在上海逗留期间
的记忆并不清晰，很难确切讲清楚自己在什么

地方做了什么，这也增加了工作难度。“他在火
车站附近逛过小超市，经过现场调查和监控录

像回看，我们发现火车站内共有 3个符合条件
的超市。好在，派出去蹲点和调查的工作人员

经验丰富，很快带回好消息，我们顺利定位到
了其中的一家超市；同时，我们还找到了他曾

经吃面的小吃店。”张放表示。

经查，在沪可能涉及到的接触人员超过
300人。但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缩小了范

围，最后确定，在上海的密切接触者共有 86

人。第一个 12小时，确定了 63人；又花了一

天，根据该病例未透露而工作人员查到的信

息，又追加了 23人。

每日电话两千多
有人以为是诈骗

“你好，我们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密切接触追踪办，请配合我们的调查。”这是

密接追踪办每天拨打电话时的“开场白”。与
病例近距离接触、且没有做好防护的人员，一

般被称之为密切接触者。与每一个密切接触
者取得联系后，确认信息是首要任务，然后按

照规定对他们进行政策告知，消除因为可能

接触病例造成的心理紧张，还要消除他们对
后续 14天医学观察的抵触情绪。

“我们高峰期需要拨打 2000多个电话，刚
开始 80%被认为是诈骗电话，最近，认为我们

是骗子的已降到 20%了。”张放表示，在电话的
另一端，情况也复杂多变。“大家都知道健康申

报卡，但填报信息未必准确。电话号码一个数

字的差异，要增加我们很大的工作量；住址到底

对不对，这些都要反馈给公安部门协同处理。”
碰到配合的人员，一个电话 5分钟能搞定，但实

际总会遇到各种情况。有时候从早联系到晚，
最终还是无人接听；有时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话

没说两句就被对方挂电话，甚至对方扔下一句
“请不要骚扰我”，然后就把他们拉黑！

张放表示，有一次与一位密接者通电话
时，组员乐孙阳正在电话核实一名外省协查人

员信息，对方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已经在隔
离期间，目前没有任何异常，我很好。”结果，一

旁的另一名组员朱银泉刚好在核对信息，无意
中发现这位回复“我很好”的人，竟是确诊者，

并已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治疗！

“还好谎言被及时拆穿，否则必将耗费我们更
多的时间精力。但不管怎么说，即使遇到困难，

我们也定会找出最后的真相。”
据介绍，工作人员还曾给一位女士打电

话，她同航班有人确诊，她在电话中就表现得

十分沮丧、害怕，因为她的孩子也在飞机上。
工作人员对她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电话心理

疏导。还有一次联系一位女士，对方反复确认
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是不提供信息，甚至后来

不接电话了。后来工作人员在拨打另一个密
切接触者时发现原来是一家人。那位女士再

接电话时说，之前担心是骚扰电话⋯⋯

感谢大多数市民
被“骚扰”后配合

“追踪办”的工作，主要依靠打电话完成，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难度，但实际上也不简单。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说，早在疫情暴发
伊始，市疾控中心就抽调骨干组建了“追踪

办”，追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至今已完成一万余人次的追踪。

有很多密切接触者通过病例的流行病学

调查环节就可以找到，但对于病例的同乘人
员，比如飞机、列车、汽车、轮船这些交通工具

上的密切接触者，就需要“追踪办”来协调查
找，及早排查确认并落实防控措施。

24小时一班，3个班次的轮班是市疾控
中心密接追踪办工作人员的日常，虽然人手

已经增加到每个班次 9-10人，但由于近期多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

持续攀升，导致境外输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的追踪和管理工作量大增。上海市疾控中心

应急处副处长、新冠防控综合协调组组长黄
晓燕说，大多数公众在被通知时都表示理解，

这令人欣慰，很感谢每一位被追踪办“骚扰”
过的市民。“谢谢你们的接听电话，谢谢你们

的理解与配合！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起努
力，控制疫情！”

本报记者 左妍 见习记者 张泽茜


